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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战利品:

一个“钢罐”的故事
□赵代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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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名叫赵世元。他留给我的，有一个从“抗美
援朝”战场上缴获的战利品“钢罐”，还有一张被岁月氤氲
而面目模糊的黑白军装照。但我知道，他留给我的，远远
不止这些……

1祖屋拾罐，让我如获至宝

初夏，天气清凉。房前屋后生了许多
杂草，丛丛老竹佝偻着身子，枝叶垂地。房
梁上的燕子见我们进了祖屋，叽叽喳喳地探
头招呼，甚或飞出窝迎接。

这是我自小长大的祖屋，也是父亲时刻
哼唱“雄赳赳气昂昂”的地方。在几十年前父
亲去世以后，我已很长时间没回祖屋了。

妻子和儿子进屋转悠，期望能找到值得念想的东西。
“叮呤咣啷”，一阵金属碰撞声传来。循声一看，儿子

在一个角落里捡起一个月牙形的东西，看了看，没什么稀
奇，随手又丢到地上，还准备用脚去踹。

“别动！”我赶紧制止，然后跑去捡起来，如获至宝般
捧在手上。那是一个“钢罐”，是父亲抗美援朝时在上
甘岭战场上缴获的美军战利品，也是我打小就熟悉
的物件。

说是“钢罐”，其实是一个敌军的军用餐盒。
它呈立体半月牙状，高10厘米、长14厘米，宽约
7～8厘米，通体黑色，有些表皮已剥脱露出了银
白的底色。

记得“钢罐”最初有翻盖，盖上后可密闭不
漏。后来，翻盖被我们玩耍弄丢了，只剩一个半月
形的盒体——也就是现在的样子。

捧着“钢罐”，我仿佛又听见父亲在哼唱“雄赳赳气昂
昂……”

2与敌遭遇，父亲死里逃生

小时候，听父亲讲，他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
于是我格外关注这段历史，希望能从中找到父亲
当年的足迹。

自幼失去双亲的父亲，当过童工放过牛，跟
他叔父学过织布，尝尽了尘世艰难困苦。1946
年，父亲被国民党军队拉了壮丁，途中设法逃脱
至巴东县以织布为生，可随后又被当地民团强征
入伍。

1949年11月，父亲所在的国民党部队在湖北
咸丰县被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父亲自愿加入了中
国人民解放军，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1军31师92
团炮连。那年，他27岁。

1951年2月，父亲随部队入朝参加“抗美援朝”战
争，他所在部队被编入第12军。父亲服役于第12军31
师92团无座力炮连。

战争是极其残酷的。一次，父亲所在部队与敌人发
生遭遇战，我方阵地被敌军炮弹击中，父亲被巨大的气浪
震昏过去。不知过了多久，父亲醒来，发现自己被几个已
经牺牲的战友压着。他挣扎着正要爬起，却听见不远处
有人叽哩哇啦地说话。

这语言是他完全听不懂的，但凭经验这绝不是朝鲜
语。敌军来了！父亲赶紧躺下一动不动。透过身上牺牲
战友的身体缝隙，他看见敌军正在清扫战场：他们挨个察
看，只要发现尚有一丝气息的，便狠狠补上一刺刀。

或许是有身上牺牲战友的掩护，或许是敌军麻痹了，
他们经过父亲身旁时，并未朝他身上补刀。待敌军走后，
父亲才踉跄着回到了连队。

经历过生死，父亲似乎什么都不再怕，什么都可抛
弃，但内心有种感受却越加坚定。父亲说，那就是信仰
——在一场接一场的战斗中，他切身感受到了共产党领
导的人民军队与国民党军队的巨大差异。

1951年3月，在朝鲜谷山阵地火线上，父亲向党组
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他很快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1951年11月，父亲成为志愿军第12军31师92团
后勤处一名炊事员。

3奉命参战，投入上甘岭战役

1952年10月14日，以美国
为首的“联合国军”发动了蓄
谋已久的金化攻势，即中国人

民志愿军后来所称的上甘岭战
役(最初称上甘岭战斗或五圣山
前沿战斗)。

当日，美军和“联合国军”在
300余门火炮、40余辆坦克、40
余架飞机的支援下，以 7 个营
的兵力分 6 路向五圣山前的
597.9 高地和 537.7 高地北山的
志愿军第 15 军 2个连阵地发起
猛烈进攻。第 15军官兵浴血奋
战重创敌军，然而防守部队也遭

受了重大伤亡。
此时，上甘岭战场的表面阵地基本被“联合国

军”占领，其攻势未减，五圣山受到很大威胁。如失去朝
鲜中部战场这一要地，必将影响侧后中朝军队防线稳定，
甚至彻底改写朝鲜战局。

为避免这一局面出现，志愿军第3兵团首长
审时度势，报请志愿军首长批准，急调在金
城地区已坚守防御一年、眼下刚撤下阵地
的第12军重返前线，参加上甘岭地区的
作战。

1952年11月1日下午，父亲所在
的第92团接受597.9高地主峰阵地防
御任务(部分阵地仍由兄弟部队防守)。
该团经过4天(2日至5日)激战，以700余

人伤亡的代价，歼敌2500余人，阵地屹然
未动。至此，“联合国军”前线指挥官被迫沮丧

地宣布：“联军在三角山(即597.9高地)是被打败了!”
随着597.9高地争夺战的结束，交战双方的斗争焦

点，转到了537.7高地北山。

4缴获“钢罐”，父亲当战利品收藏

1952年 11月 11日，第92团奉命实
施反击。父亲也参加了这场战斗。当日
16时，第1连和第7连在志愿军强大炮
火支援下，分两路向537.7高地北山发
起攻击。

敌军占据着山头，父亲和战友们在
山下。要攻克高地，太难。可再难，难不

倒英勇的志愿军。战斗打响前，战友们隐蔽
在战壕里，做足冲锋前的准备。吃饱饭，也是准

备工作之一。
在这场攻取537.7高地的战斗中，父亲和两名战友

的任务是负责送饭。饭菜做好后，父亲胸前斜挂步枪，腰
间扎着腰带，挎着做饭菜用的油壶、系着毛巾，背着餐具
和饭菜出发了。

当他们即将进入战壕时，敌军发现了他们。瞬间，弹
雨朝他们狂泻而至，父亲赶紧隐蔽。纵使这样，他仍感觉

后腰被撞了一下，身体不由往前一倾，顺势滚进了战壕。
战友们赶紧过来扶起他，发现他腰部以下湿漉漉一

片，以为他受伤了。大家七手八脚取下他身上的东西，才
发现是他随身带的油壶被子弹打穿了一个洞。

父亲仔细看了看，发现油壶的铁皮上嵌了一颗花生
粒大小的弹头，壶里的油全漏到了大腿上。他想起刚才
腰部仿佛被撞那一下，一定就是被这颗子弹击中了。好
险，弹头差点穿透油壶射进身体，要不是油壶挡这一下，
他哪还有命在？

战友们也为他感到庆幸，父亲却惋惜漏掉的那一壶
油。要知道，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后方补给非常困难，战
友们大多数时候都以吃炒面、熟土豆等便于携带的食物
为主，能够吃到用油炒的菜，是非常难得的。

战友们吃饱饭后，父亲让另外两名炊事员将餐具带
回后勤处，他自己坚持留下来与战友们一起冲锋。不知
是想报刚才打烂油壶的一枪之仇，还是的确想参加一线
战斗，反正父亲硬是留下来了。

那次战斗，父亲和战友们向高地发起猛烈攻击，仅用
一个下午便全歼守军1个营，攻克了537.7高地，收复全
部被占阵地。父亲也因此战荣立三等功。

打扫战场时，父亲发现一个军用水壶（实际上是美军
士兵的钢质餐盒，有翻盖和手柄，后来我们称之为钢罐），
枪托一敲，铛铛响，捡起一摔，还摔不烂。

父亲觉得这“水壶”不错，正好可以替代被打坏的油
壶。于是他将水壶当作战利品捡了回去，后来一直当油
壶使用。

5睹物思人，父亲形象清晰而鲜活

硝烟散去。父亲带着一枚三等功军功章、一枚印有
朝文的“抗美援朝”纪念章、一个印有“抗美援朝纪念”字
样的瓷缸，以及那个“钢罐”战利品，转业回到四川梁山县
（今重庆市梁平区）。

后来，那个“钢罐”就成了我们“小锅伙食”的代名词。
20世纪70年代，农村经济还不发达，能够吃上一顿

大米饭是很难得的，但我很幸运，几乎天天能吃上。每到
秋冬季的晚上，母亲都要在灶台上煮一大锅红苕，然后用
那只“钢罐”装上大米和水，放在灶膛里煨煮。红苕煮熟
了，米饭也煨熟了。母亲从红苕中挑出好一点儿的给大
人吃，剩下的拿去喂猪。父亲边吃边说，这些红苕比抗美
援朝时那些洋芋好吃多了。

父母吃红苕，我们小孩吃米饭。我是家里最小的，也是
“钢罐”煨制米饭喂出来的最幸福的一个。我对这个罐有一
种特殊感情。在我心里，它不但盛满父母对儿女最平凡也
最伟大的爱，它更承载着父亲的一段浴血岁月与一生荣光。

可惜，父亲在我18岁那年因病离开了我们。这些年，
思念促使我不断地想从当年那些充满硝烟战火的历史中，
去追寻父亲的足迹：我到处翻找父亲的照片，想留下他在
人世间哪怕一点点具象的气息。我真的找到了一张父亲
年轻时穿军装戴军帽的黑白照片！可由于岁月久远风雨
洇染，照片斑驳模糊，父亲的样子几乎已无法看清。

我四处托人想修复照片——这是父亲留在世间唯一
的一张身着军装的照片，然而一次次无功而返。我将照
片仔细珍藏，就像珍藏一世的父子缘分。在儿子心里，父
亲的形象永远清晰而鲜活。

此时，手捧“钢罐”，我的眼睛湿润了。耳边仿佛又听
见那个叫赵世元的老兵在哼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
江……

（作者单位：重庆市梁平区公安局 图片由作者提供）

这就是那个战利品“钢罐”

父亲获得的“抗
美援朝”纪念章

纪念章背面


